
11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校对 张冯焱

电话 67655277 E－mail:cpypy＠163.com 特别报道
ZHENGZHOU DAILY

ZHENGZHOU DAILY

显然，随着时间的缓慢推进，这场旱灾的
烈度已经超出了人们最初的想象。在过去的
几个月里，曾经奔流汹涌的河床已经干涸，曾
经温暖湿润的空气已被烤干；拍出过“水帘洞”
的黄果树瀑布几近断流；连一年一度的傣历新
年泼水节都被迫缩短了时间……

为了多打一桶混浊的泥水，古稀之年的老人
也颤抖着扛起了扁担；唇角干裂的青年挥镐抡锹，
日以继夜地挖掘着一个个“可能存在”的水源。

那里已不是人们印象中的山水西南。
那里是旷日持久的干旱。
不管是因为厄尔尼诺还是全球变暖，不论

是事出水利设施老化还是密集的水电站，现在
那里的人民，念头只有一个：

救人！救畜！救田！

农户最主要的农活是找水

春雨贵如油。这话对旱灾重灾区而言，太
合适不过了。四川攀西地区盐边县已经有200
多天没有下过雨水了，对于盐边县红格镇金河
村的村民来说，眼下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希望

“老天”能下一场透雨。红格镇金河村支书宋
金银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告诉记者：“如果老天
再不下雨，禾苗就要都干死了。”

通过宋金银介绍，3 月 24 日，记者来到村
民马友才家。

马友才，今年 50 多岁，是个地道的老实巴
交的农民。马友才一家4口，有一位70多岁高
龄的老母亲宋远凤，还有爱人、儿子。他们家
种了3000多株芒果树，养了4头猪和一头大水
牛。近年来，他们凭着自己的勤劳，日子过得
红红火火。家里不仅修了个小四合院，还买了
个小摩托车。

可去年秋天以来，天一直不下雨，这下可
苦恼了马友才一家子。马友才黝黑的脸上写
满了朴实，也写满了愁苦。

“如再不下雨，3000多株芒果树可能无法正
常开花挂果，禾苗干死了，也没有蔬菜吃，也就更
没法育秧苗了……”马友才说，近段时间的“农
活”就是要到处找水源，到低洼的地方挖水井。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天刚麻麻亮，马友才
就起床出门挑水。因为早点起来挑水水质相
对较好，水面没有太多的浮尘，水也很清澈。

“如果起来晚了挑不到好水，甚至可能挑
不到水。”马友才憨厚地笑着说。来到井边，马
友才放下了水桶。

井水是从石头缝渗出来的，不是很多，估
计只能够挑几桶。马友才小心翼翼地用水瓢
一瓢一瓢地舀，好像生怕惊动了什么。

他说：“用瓢舀水一定要轻，不然水会浑浊，舀
到浑水，回家要沉淀很久，人才能饮用。”

马友才一家平均每天要用四桶水才勉强
够用，因为做饭要用水，煮猪食要用水。现在
禾苗都干枯死了，也没法煮猪食，就将干生糠
拌点水喂猪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了”。

回到家里，马友才取出米来开始烧菜做
饭，他慢慢地舀出半碗水放进罐子，生怕漏出
一点一滴水来。

洗脸用水自然不能浪费，不能打肥皂，因
为要把水节约下来喂牲口，放了肥皂对牲口不
好，有味道的水牲口是不会吃的。

只有一点“牛皮菜”可以吃了

“现在是没有蔬菜，很多蔬菜苗干枯死了，只
有一点‘牛皮菜’可以吃。”马友才说，淘菜用的水
都要节省下来，因为要喂牲口，不能有半点浪
费。吃饭时饭也就只能拌点咸菜吃了，“牛皮菜”
是要等到有客人来的时候才能够吃到的。

马友才说，家里来客人就要跑到数十里之外
的镇上去买菜，这个季节菜很贵，最多能买点四
季豆、莴笋之类的蔬菜。莴笋可能都干枯死了，
因为这一带从去年九月份以来就没有雨水了。

喂牲口的水大都是淘菜水，至于水牛，因
为饮水量比较大，洗脸和淘菜用水显然是不够
水牛吃的，喂水都是在河沟低洼处挖的沟道。

记者在田里看到，现在村民种的辣椒已完
全枯死，只有四季豆还处于“半昏迷”状态。如
果再不担水去浇的话，生机渺茫。

芒果树在炙热的太阳下，耷拉着树叶。由
于缺水，芒果树结出的果子，个头都非常小。

马友才说，他一家人种了 3000 多株芒果
树，挂果的有 2000 多株，去年芒果卖了 2 万多
元，收入非常不错。今年遇上干旱，到现在心
里面一点底都没有，如果再不下雨水，可能很
大部分芒果树都要绝收。

“芒果树太多，实在没有办法去挑水来浇
灌，也没有那么多的水来浇灌啊，3000 多株
啊。没有办法，只能靠天了。”

马友才今年还撒了两百多元的豌豆种，准
备收豌豆苗卖。尽管每天坚持给豌豆地浇水，
结果还是收效不大，很多豆苗都干死了，今年
豌豆苗也就只卖了一百多元，连本钱都不够。

为何不买农业保险

记者闲谈中问马友才，有没有买农业保
险？“没有，农业保险意义不大。”

马友才认为，他们平时很少遇到这样的自
然灾害，如果遇上了，真吃不起饭，“相信有民
政部门救济资金解决缺粮问题”。

在村路一旁，一头水牛在吃洒落在地上的
干枯玉米梗。

红格镇的镇党委书记沈虹说：“天干旱，耕
牛都没有吃的，不知怎么办才好，如果再旱，只
有组织人员送水了。”

马友才说，近日来，村里最主要的农活是挖水
沟、找水源，然后从沟里挑点水给农作物“输液”。

宋金银说，他们已经挖了十多天了，才找
到一口水源。找到水源十分不容易，村民们挖
了一周后才出水。当时村民非常高兴，带头的
村民还特意把女婿找过来帮忙。

宋金银动情地说，村里要给乡亲们建个大

的蓄水池，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记者看到，这个“大”蓄水池面积大约 6平

方米，深度 4 米左右，方才见到不足半米的水
量，水很混浊。这是乡亲们的饮用水。

大旱中的艰难生计

3月底，在云南曲靖市已是仲春时节。火辣
辣的太阳烘干了大地，走在干燥无雨数月的乡间
路上，狂风吹来卷起阵阵尘土，让人无法躲避。

由于连续数月的干旱，云南曲靖市目前有
128.2142 万人出现饮水困难，其中学校师生
8.1309万人。

在曲靖市驾车乡钢厂村，乡党委书记高朝
位向记者介绍说，乡上要求干部职工下到村
组，划片定村，包村包组，组织、发动群众积极
开展抗旱自救，采取节约用水、科学用水、村内
相互调剂、群众自救拉水、乡政府组织有计划
送水等措施，不让一个村、一户人家发生吃水
缺水困难，不让一头大牲畜因缺水死亡。

记者跟随高朝位来到钢厂村小学，查看学
校水窖的藏水情况。由于连续数月的干旱，水
源得不到及时补充，学校仅有的两个水窖里的
水已“所剩无几”。

高朝位告诉校长，乡上将尽快采取措施，
向学校送水，全力保障全校师生的饮水安全。

看完学校，高朝位对记者说：“听说钢厂村
距东川方向5公里有一股清泉，我们去找找，看
能否引到村里来。”便匆匆与记者告别，徒步向
山里的方向走去。

蓄水塘变成“游乐场”

钢厂村是曲靖市会泽县旱情最为严重的村
庄之一。记者刚到村口，就遇到78岁的张顺富和
77岁的孔祥富等老人，他们正要翻山越岭到6公
里外的水源点背水。张顺富说：“反正我们还能
动，闲着也是闲着，就出来背点水，不拖累大家。”
他们使用的塑胶桶每只可装25公斤水，这对已过
古稀之年的高龄老人来讲，桶已经够大了。

钢厂村是一个有1800人的大村落，上世纪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陆续修建的水渠、水塘一直
供养着这个村子里的人们。现在，60年不遇的大
旱让全村的水源完全断流，蓄水塘完全干涸，人

畜饮水和生产用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钢厂村数十年一直供全村人饮用的大

蓄水塘旁，记者看到水塘显然已经干涸多日，
看不到一点湿气，风一吹掀起了阵阵尘烟。塘
底宽阔平缓，村里的不少孩子在塘底玩耍、嬉
戏。显然，宽大的水塘俨然像一个天然的“游
乐场”，成为孩子们的“乐园”。

事实上，从2009年7月以来，云南曲靖市降
水明显减少，高温、少雨天气一直持续。全市降
水比历年同期偏少了34%～66%，其中马龙、沾
益、师宗、罗平、宣威5个县(市)偏少了50%以上；
2009年7月至今年2月，平均气温较历年平均值
偏高1.4℃ ～1.8℃ ，降水量和平均气温分别为
自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少值和最高值。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曲靖市3月降
水量偏少，4月降水量正常，5月降水量偏少，雨季
开始偏晚，大约在5月下旬开始。由于曲靖干季
降水量只占全年降水量的13%，3月和4月是曲靖
的季节性干旱期，多年全市月平均降水量仅为24
毫米和37毫米，3月、4月的降雨难以解除旱情。

极有可能的是，在接下来的近两个月的时
间内，钢厂村蓄水塘的“游乐场”功能仍将继续。

大旱加深贫困

本该是农忙的时节，但钢厂村的百姓除了
取水外，大部分三三两两聚在干涸的大水塘周
围，无所事事地晒着太阳唠嗑。

小春这一季，整个钢厂村农作物全部绝
收。因为秋冬季节的干旱，全云南省秋冬播农
作物受灾面积最大，达到 3228万亩，占已播种
面积的87%，绝收1451万亩。预计全省小春粮
食(夏粮)将因灾减产 60%左右，全省农业直接
经济损失已达170亿元。

据曲靖市民政部门统计，目前，该市受灾
人口达398万人，冬春缺粮人口42.5万人，当前
因旱缺粮人口 40.2万人，预计到 8月份缺粮人
口将达82.7万人。而扶贫部门统计显示，截至
3月 20日，因灾返贫人口 39.4637万人，贫困程
度进一步加深83.0421万人。

与此同时，曲靖市发改委价格监测、统计，
粮食价格涨幅较大，2月份全市本地产粳米(标
一)、外地产粳米(东北)、面粉(标准粉)、面粉(富
强粉)、玉米零售均价，分别比去年同期分别上
涨5.9%、32.5%、9.38%、6.25%、11.76%。

尤其是蔬菜价格涨幅较大。监测的15个品
种比去年同期上涨37.51%，大白菜价格涨幅最
大，上涨150%；茄子价格涨幅最小，上涨3.36%。
不仅如此，各地还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抗旱任务。

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由于人畜饮
水困难点多面广，加上持续的干旱天气，偏僻
山区的人畜饮水困难日益加重，饮水困难的人
数在不断增加。也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
为五保户、困难户、老弱病残户、留守儿童等特
殊困难群体送水任务加重。而且，大石山区水
源干枯面不断扩大，能提供饮水的水源水量不
断减少，加上交通道路不便，路途遥远、送水量
大、难度高，送水成本大大增加。

亟待建立“多层次风险防范机制”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历史上
旱灾给我国人民带来过惨痛灾难。据统计，我
国自公元前 206 年至 1949 年的 2155 年间发生

过较大的旱灾1056次，平均两年一次。
在 1949年~1998年间，全国平均每年受旱

面积3.24亿亩，相当于耕地面积的1/5，其中成
灾面积1.31亿亩。全国平均每年因旱灾损失粮
食123.8亿公斤。50年中有10年发生严重干旱
灾害(1960、1961、1972、1978、1986、1988、1989、
1992、1994、1997年)，受旱面积均超过4亿亩，成
灾面积超过2亿亩，相当于五年发生一次重旱。

面对频繁的旱灾，不少有识之士多次呼吁
“积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加大国家对农业
保险的支持力度，通过保费补贴等手段扩大投
保范围；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政策手段，
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进入农村保险市场，发展
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商业保险；通过多种渠
道筹集资金，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等。

而记者在实际采访中发现，许多地区的基
层干部、群众对“农业保险”认识不足，投保意
识淡漠，绝大部分农户根本没有投保。

有关资料显示，截至 2007 年底，中国已建
成水库总计约 8.7 万座，其中病、险水库约 3.7
万座，占水库总数的42.5%。据水利部统计，中
国现有的18.3亿亩耕地中，尚有9.59亿亩是没
有灌溉条件的“望天田”，已建成的8.67亿亩灌
溉耕地，灌溉水利用率也只有46%。

因此，有专家强调，各级政府在加强农田
水利设施建设的同时，大力提高农业保险意
识，建立现代农业保险市场，积极发展政策性
农业保险，建立多层次风险防范机制。

60年来的中国大旱
1959年～1961年
河南、湖北、陕西、湖南、河北、山东、安徽、江

西、山西、江苏、云南等省1959年夏秋季节少雨、
高温，干旱严重。1960年华北和西南等地春夏连
旱。1961年上半年北方大部少雨干旱，江淮地区
伏旱严重。3年全国受旱农田16.4亿亩，成灾6.9
亿亩；3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

1972年
山西、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宁夏、内蒙

古、辽宁、湖南、湖北、四川、广西等省市区北方
旱区长期少雨干旱，共减产粮食103.5亿公斤。

1978年
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南、江西、

山东、上海、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四川等省
市受旱。不少地区江河断流，水库、塘坝干涸，
地下水位下降，人畜饮水发生困难，庄稼旱死。

1988年
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苏及河

北、山西、陕西、浙江、内蒙古、辽宁、四川、贵州
等省区冬季雨雪稀少，春季山东、河北、湖南、
湖北、云南出现旱情。夏季黄淮、长江中下游
一带伏旱。秋季北方冬麦区又出现不同程度
干旱。全国受旱农田4.9亿亩，成灾2.3亿亩。

1997年
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甘肃、宁夏、

吉林等长江以北地区降水显著偏少，春夏秋三
季均出现旱象。黄河断流累计长达222天。当
年全国受旱农作物5亿亩，成灾3亿亩。

1999年
山西、河北、陕西、内蒙古、辽宁、山东、河

南、北京、天津、甘肃、黑龙江等省市区北方冬
春连旱之后，夏秋又出现大范围严重干旱。全
国累计受旱面积4.52亿亩，成灾2.49亿亩。

2000年
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天津、山东、陕

西、甘肃、宁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安徽
等省市区全年大部地区降水偏少。全国年内受
旱农作物6亿亩，成灾4亿亩；有3800万城乡人
口一度因旱出现饮水困难。

据《中国经济周刊》

摆脱“伪幸福”的可能结果
与幸福对应，“伪幸福”是今人创造的新概念。在

汉语词汇铸造中，伪和幸福似乎是第一次对接。可以
说，社会有了不小的“伪幸福”的人群，有了“伪幸福”的
生活形态和情态，才有了“伪幸福”这样的说法。“伪幸
福”实在不好维持下去，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一线城
市，有部分年收入在5万至10万元左右的家庭，正准备
摆脱大都市带给他们的“伪幸福”，去二三线城市追寻
真正的幸福。（据3月28日《中国新闻网》）

“伪幸福”还不完全等于不幸福，不幸福就是不幸
福，而“伪幸福”者似乎还有一些幸福的虚幻，似乎还残
存了一丁点儿的幸福。那些“伪幸福”的人，尽管生存
压力大，劳累的身心与表面光鲜的工作形成巨大反差，
但在平时，他们却要竭力装出幸福的样子。就是说，

“伪幸福”的人，是一些在人前披着幸福伪装的人，他们
常会制造出一些看似幸福的光影与响动。

幸福的人的幸福都是相似的，而“伪幸福”的人却
各有各的伪法。“伪幸福”人群中有大量的房奴，他们可
以在网络这一虚拟的场所尽情地宣泄苦闷、忧愁，但他
们不可能把这类情绪不加伪装地带到生活里，带到职
场中。“伪幸福”人群里有为数不少的处于亚健康状态
的男男女女，他们的身体上的亚健康和心理上的亚健
康都是累出来的，都是由焦虑、焦躁带出来的。日常消
费高，钱不够花，生活节奏又那么快，还有人情之烦、之
累，操不完的心，层出不穷的不如意，这些东西让许多

“伪幸福”的人亚健康了。人没健康，谈何幸福？但是
亚健康的人处于各种考虑，生活中都还要装出健康的
样子，精神抖擞的样子。

“伪幸福”的人们欲摆脱“伪幸福”，从一线城市移居
到二三线城市，像是场集体出逃。这种自觉与非自觉的
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学里所说的“集体行为”，即在相
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
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源于一种集
体恐慌，而卷入这些行为的人们的目标和期望是既清晰
又模糊。脱离一线城市的“伪幸福”，所奔向的就一定是
幸福吗？这可能仅是一厢情愿。对于幸福的理解，言人
人殊。幸福在于对生命的积极发现，幸福在于创造，幸
福在于对生活的选择与取舍，幸福还在于人的感受能力
的强弱。没有这一切作背景、作基础，人挪活就难以成
为可能，结果倒可能是，“伪幸福”的人从这一个“伪幸
福”奔到了另一个“伪幸福”。 今语

65岁农妇不满镇政府征地补偿，拒绝丈量土地。农
妇的儿子说，镇党委副书记说母亲是“母老虎”，母亲回骂
了一句，当场被几名工作人员带走，至今未归。他们去派
出所询问，获知母亲已被拘留了。（《河南商报》3月30日）

读完这则新闻，笔者心头立即浮现起一句“古话”：只
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乡官骂人就可以，农妇回骂
了一句就不行，竟然被强行拘留法办，当真是荒谬到了极
点。这种“不讲理”的个体逻辑倒尚在其次，更令人遗憾的
是：权力一生气，果然后果很严重——乡官一声喊“给我抓
起来”，就涌过来一群执法人员将一个65岁的农妇抓走。

“你们先骂的人，为啥要抓人？”被抓农妇的家人这样
呼喊。其实，在当时的语境下，就算是农妇先骂的人，也够
不上被拘留的程度。换言之，乡官可以蛮横不讲理，但作
为警权力的派出所，展开执法活动却不能“意气用事”吧
——乡官说抓人就抓人，说拘留就拘留，将法律置于何地？

农妇回骂被拘，让我想起了某地的一起“骂官获罪”
案：一名居委会主任酒后骂了镇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
最终被公安局以涉嫌“侮辱罪”立案。由于该主任是人大
代表，人大开了两次会，最终支持了对该主任实施刑事拘
留。还有前两天发生在某县的“水杯门”：65岁老农魏克兴
找乡长说事时，又渴又饿的他拿起办公桌上一水杯欲喝

水，被乡长喝止称这是个人用的水杯。两人发生口角后出
现肢体冲突，随后乡长喊来警察，农民被拘留7日。

这三起事件都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处——只要乡官
一声喊，当地的警权力就蜂拥而上，不分青红皂白，“先给
我抓起来！”拘留是一种司法手段，必须要依法为之，但在
上述现实范例中，当地警权力的“拘留”，所遵从的并不是

“事实”和法律准绳，而是权力的意志指向。就因为权力
的“生气”，司法就变成了宣泄权力私愤的“私器”。

种种悖理之处、种种的权力蛮横，再一次发出了令人
压抑和沉痛的警示：在权大于法的背景下，公权越界下的
司法力量会异化为暴戾和严酷的工具。权力可以通过干
预司法而实现权力意志、戕害公民，与之相对应的是，民权
在公权面前是无比地渺小和乏力。这位骂人的乡官说农
妇是“母老虎”，可天底下有这种说抓就抓的“母老虎”吗？

法律，绝不能成为某些基层霸道公权的“守夜人”。
尽管类似事件属于个例，但也必须引起重视。我们应该
对此类个案背后的诸多潜规则保持足够的认识和思考，
只有通过组织架构的调整进一步推进司法的独立性，从
法律条文上加强对民权的保障，让制度有效规范和制约
权力的运行，才能避免“乡官骂人有理，农妇回骂有罪”
的荒谬重演。 陈一舟

网络公关公司操纵舆论
据报道，一些所谓的“删帖公司”，自称

“网络公关”，删条负面帖动辄要价数千元，并
由此形成了庞大的灰色利益链条。为了给某
个企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网络公关公司
会聘请大量的发帖者撰写帖子，他们被称为
“水军”，每发一条信息可以获取五毛钱的收
益，因此也被称为“五毛党”。

网络公关公司操纵网络舆论的唯一标
准，是涉及的企业肯不肯按他的价码掏钱。
一家企业哪怕产品质量再次、网上消费者的
指责声再高，只要舍得出钱，就能令网络上的
“负面信息”转瞬间烟消云散，而代之以一片
捧场叫好声。这样的“舆论”只能扰乱正常的
市场秩序，为经济领域内弄虚作假、以次充好
的恶劣风气推波助澜。 吴之如 文/画

“胶囊公寓”是对高房价的控诉
78岁老人黄日新在北京海淀区六郎庄设计了一批“胶囊公

寓”，每间面积不到两平方米，却可躺、可坐、可看电视、上网。黄
老称，他“不为赚钱，只想找到一种解决刚毕业大学生过渡房问
题”的办法。（3月30日《华西都市报》）

深圳集装箱蜗居尚未淡出公众视野，北京老人设计的“胶囊
公寓”问世。民众化解蜗居尴尬的民间智慧让人五味杂陈。长
2.4米、宽仅0.72米的房间放一张单人床都捉襟见肘，又如何设
计成“五脏俱全”的公寓呢？如此紧凑的住房，住起来恐怕并不
舒服。尽管老人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刚毕业大学生的过渡房问
题，老人准备赔本把“胶囊公寓”租出去，但是并没有多少毕业生
对这种没有起码居住尊严的“胶囊公寓”领情。老人设计“胶囊
公寓”与其说是一种民间智慧，还不如说是一场吸引眼球的行为
艺术，是对当下楼市暴涨局面的无情讽刺。

按照世界惯例，正常房价收入比是3至6倍，然而不少城市
的房价收入比出现了严重扭曲。以北京为例，2009年8月，北京
市的房价收入比已达27：1，超出国际平均水平5倍。市区楼盘
正在向5万元/平方米的天价迈进，就连北京周边的燕郊商品房
也突破了万元大关。深圳市房地产信息网监测数据显示，2009
年 2 月，深圳市新房成交均价 10988 元/平方米，而去年 9 月达
20940元/平方米。几个月的时间深圳房价涨幅达到90%。房价
飙升，显然难言正常。去年12月14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贺铿在参加央视《面对面》节目时直言自己买不起房。副部级官
员都买不起商品房，普通民众拿什么买房？刚毕业的蚁族拿什
么租房？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房价走向到底如何，应由购房人与开发
商在市场框架内博弈。开发商主动放弃暴利心态、还原房价成
本，才是理顺房产市场供求关系，支撑楼市健康发展的关键。如
果房价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相差太大，楼市除了释放一些刚性
需求外，缺乏持久繁荣的原动力。

在我看来，“胶囊公寓”问世的现实语境，实际上给当下楼市
暴涨局面开出了中肯的药方。虽说住房消费已经进入了市场化
时代，房价走向应由消费者与开发商在市场框架内博弈。但是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层面看，作为百姓重要生活资料的自用住房，
不仅仅是一种商品，它实际上带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让百姓

“居者有其屋”，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这一方面提醒地方政
府体现责任担当。打破房地产财政思维，降低地价与税费让利
于民，为房价理性发展提供市场原动力。另一方面也提醒开发
商改变暴利思维，主动还原房价成本。如果地方政府不走出房
地产财政怪圈，在降低地价、税费方面尽到责任；开发商不放弃
暴利心态，楼市繁荣局面恐怕难以持续。 刘凯玲


